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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咏湟诗文的儒学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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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大一统”观念和“外王”思想对古代士人的政治心理、价值取向影响深远，士人文艺作品的儒学化色彩

也颇为浓厚，这在历代咏湟诗文中亦有体现。本文通过分析中原文人以河湟为地域指涉所创作的古典诗文，以及

曾游历、任职或生活在河湟地区文人们的诗作，论议历代咏湟诗文的儒学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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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海民谣》是一首较早的咏湟古诗，作者不详，

其诗云：“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

意欲还故巢。”这首诗表达了人们对魏晋时期后凉
吕光政权强行迁徙人口的不满［１］，而诗歌中流露出

的安土重迁之心态则与儒家思想颇相契合。此后，

反映儒学命题的咏湟诗文开始大量涌现，到明清时
期，诸多文人诗作呈现出鲜明的儒学化倾向，蕴含其
中的“大一统”观念和“外王”思想，则往往与河湟地
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风貌联系在了一起。

一、历代咏湟诗文中的“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观念是儒家最为核心的思想命题之

一。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大一统”是今文经学的核
心内容，其文本基础为《春秋公羊传》。今文经学家
认为“大一统”为孔子正统思想，《论语》中孔子关于
夷氐的论述被当作是这一观念拥有合法性地位的思

想基石，而他们力倡“大一统”的政治基础则与秦汉
以来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密切相关。具体而
言，“大一统”观念一般与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地缘
想象关系密切，它既为中原政权拥有广阔无垠的疆
域和由此而生的自豪之情提供心理动源，同时也是

形成“夷夏之辨”、华夏为大等观念的思想源泉。经
过历代儒家的阐释与助推，“大一统”不仅成为最为
重要的儒学命题之一，对历代文人的政治心理亦具
有高度的制约能力。［２］

两汉时期，威胁华夏的外族势力主要来自北方，

强大、好战的匈奴族曾对两汉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

曾与匈奴联合扰汉的西部羌人也是这一时期中原文

人“夷夏之辨”中“夷”的指涉对象之一。隋唐时期，

随着吐蕃势力的北上与东进，河湟地区成为中原政
权和吐蕃的必争之地，“夷夏之辨”的地域想象开始
西移，河湟地区成为这一时期文人心目中中原与夷
氐之国分界的最西端。唐朝诗人柳中庸的《凉州曲》

云：“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青海戍头
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在诗人眼里，河湟地区黄
沙漫天、毫无春色，诗人借戍边之人的感叹［３］，勾勒
出一幅隐含着“大一统”观念的地缘想象及其心理图
式。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乱掠取河湟，大一统帝
国的地理边界从今日月山移至兰州以东，原为唐政
权控制的陇右、河西之地成为吐蕃国的领地，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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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地区的汉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掠为奴隶，处境悲
惨［４］。当地汉人大多被强迫学吐蕃语、着吐蕃服，诗
人吕温的《题河州赤岸桥》云：“左南桥上见河州，遗
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中受恩者，谁怜披发哭东
流。”这首诗反映了河湟失守后，边民无所归依、恍然
失据的惨状［５］，说明吐蕃进驻河湟后历代中原政权
经营河湟的诸多成果已毁于一旦。
河湟失守的事实无疑是唐朝走向衰落的一个征

兆，同时也是对“大一统”观念及其政治效果的一次
沉重打击。对于执政者而言，“大一统”是一整套复
杂的统治技术，其中包括对四夷的有效控制、边疆的
稳固及国际交往中的优越地位等；对文人而言，“大
一统”往往是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信任与期许基础上
的一种优越感与自豪感，当这种优越感与自豪感失
去相应的依凭后，“大一统”观念又会成为他们批评
当政者的一个口实。河湟失守后，诗人贾至曾作《送
友人使河源》一首，其诗云：“送君鲁郊外，下车上高
丘。萧条千里暮，日落黄云秋。举酒有遗恨，论边无
远谋。河源望不见，旌旆去悠悠。”其中，“论边无远
谋”一句就是对当政者无法践行“大一统”的批评［６］。
杜牧赋诗：“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
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
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
人。”对当政者安于现状，不图“西巡”的作法提出批
评。［７］

为了重新把河湟地区纳入统治范围，中唐以后
的历代中原政权也曾多次与吐蕃交战，但终未成功。
连年的战争不仅耗费巨大，负担征战和戍边义务的
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诗人张乔的《河湟旧卒》云：“少
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
独吹边曲向残阳。”罗邺的《河湟》云：“河湟何计绝烽
烟，免使征人更戍边。尽放农桑无一事，遣教知有太
平年。”二诗都形象地表达了戍边之人的痛苦和对政
府长期征伐河湟的不满。当“大一统”观念沦为不是
以疆域的实际控制而是以当政者的好大喜功、穷兵
黩武为其表现形态时，深受这一观念影响的文人们
不免会产生挫败之感和离乱愁绪，王安石在他的《陇
东西》中云：“陇东流水向东流，不肯相随过陇头。只
有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替人愁。”此诗显然是这种
情绪的最好注解。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重又成为中原政权所辖之

地，河湟也不再是地域想象中的荒蛮之地，而是切切
实实地属于大一统帝国的组成部分。当然，明清两
代有关河湟的地缘判断也是有一定区别的。明朝政

府设立西宁卫管理河湟，该地区实为“军管型政
区”［８］，当地的行政设置与人文风貌与中原地区多不
相同，故在中原文人心目中河湟地区仍被视为边地。
明代浙江人士包节曾被贬至庄浪卫，他曾到过西宁，
并赋诗《九日宴西宁城楼》，其诗云：“九日依边郡，登
高倍黯然。山风寒拥叶，城日澹浮烟。菊亦穷荒见，
萸应故国遍。何期流窜客，犹接岁时宴。”这首诗作
于九月九日重阳节，是诗人感怀之作［９］，其中就把西
宁卫称为“边郡”。明河州佥事许遂作诗：“河湟春色
澹疑秋，三月寒风满郡楼。羌管一闻折柳曲，始知征
辔在关头。”许遂所表达的心情与包节大致相同。
和明代不同，满清政权通过改革行政建置，加强

了对河湟地区的控制和管理。［１０］在清人的地理视域
中，河湟地区不再是边郡，而是与中原无甚差异的核
心区域，“大一统”的梦想似乎也得以实现。曾为碾
伯县（今青海乐都县）县令的张恩在他的《南楼远景》
一诗中云：“谁言荒僻是边陲，酷爱南城会景楼。远
岫孤标晴亦雪，长桥稳渡陆如舟。浪浮燕麦川平面，
烟簇蜗庐柳罩头。一幅画图看不尽，雄文碑版弔千
秋。”这首诗咏唱乐都南楼景色［１１］，辞藻甚为华丽，
在诗人眼里，乐都烟簇蜗庐、杨柳依依，风光甚佳，首
句“谁言荒僻是边陲”道尽了河湟地方文人认同中
原、归宗华夏的自豪之情。西宁道杨应琚的《乐都山
村》云：“巨石斜横碧水涯，石边松下有人家。春风不
早来空谷，四月深山见杏花。”此诗反映的是乐都汉
家乡村景象［１２］，可与张恩的诗作相呼应。满州人斌
良曾奉旨到青海湖参与祭海之事，途中经过今平安
县，赋有《平戎驿》一首，云：“不道平戎驿，风光隽可
人。绿杨临水润，红叶染霜匀。俗俭民衣褐，天寒屋
积薪。晴川鸭头碧，随处涴征轮。”［１３］令他没有想到
的是，平戎驿（今青海平安县）风光和民风竟与中原
地区十分近似，结合途经碾伯等地的感受，他不禁叹
道：“西戎今底定，何事剪楼兰？”［１４］作为中央政权的
代言人，杨应琚、斌良等人对河湟的地域认同表征着
清朝大一统政治格局在此地的真正落实。
随着清政府在河湟地区统治的进一步稳固，以

及这一地区人文生态系统的进一步中原化［１５］，“大
一统”观念中的地缘想象开始进一步西移。文孚在
他的《过日月山》一诗中云：“边门才八月，落木早惊
秋。白草连天远，黄河蹲健鹘，……已觉征衣冷，前
途更上头。”这首诗反映了日月山以西之景［１６］，在诗
人眼里，河湟地区已和中原地区毫无二致，而日月山
则成为新的华夏边缘。
不仅如此，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清代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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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把儒家思想当作是调和族群关系的思想基础，在
大一统帝国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他们还表现出一
定的文化宽容心态。安徽桐城派诗人叶礼曾游历河
湟，其诗《青海竹枝词》（八首）第五首云：“回教西方
本太多，都从礼拜寺中过。休将老教攻新教，各诵真
经意如何？”此处的“回教”即伊斯兰教，自明清以来
在中国形成诸多教派，其中“新教”和“老教”之争曾
十分激烈［１７］，而诗人的观点显然是儒家和谐思想的
反映。第八首云：“男捻羊毛女种田，邀同姊妹手相
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这首诗反
映了诗人对本土民风的认同意识［１８］。清代西宁县
人李焕章在他的《河阴竹枝词》（五首）第一首中云：
“遗风浑朴女当差，粉黛千秋被没埋。边地无需天足
令，红颜队里少弓鞋。”这首诗反映了藏族妇女身强
力壮，不缠足的情形［１９］，李焕章系清末民初人士，思
想观念颇具近代意识，而他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一统”观念的灵活性和权变特
质。
二、历代咏湟诗文中的“外王”思想
历代儒家都以养成君子人格为其人生主要目

标。在儒家的语义系统中，所谓“君子”须具备四重
身份，即智识主体、道德主体、政治与社会主体以及
批判主体。［２０］其中，知识和智慧是养成良好道德的
必要条件，而良好的道德修养则是儒家施展政治抱
负、承担社会道义的一个前提，儒家的批判精神则贯
穿于前三种身份之中。换言之，儒家的理想人格可
以用“内圣”和“外王”进行概括，智识和道德身份属
于“内圣”的范畴，而政治与社会主体则属于“外王”
的范畴。在儒家看来，如果不具备高度的政治与社
会责任感，智识和道德修养再好、再高的人，都不能
算作是君子，而在孔子看来，君子必须“修己以安
人”、“修己以安百姓”［２１］，后世儒家都认为“内圣”是
养成君子的前提，“外王”才是君子人格的充分体现。
简言之，“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最终归缩。
在历代咏湟诗文中，自唐朝始，反映儒家“外王”

思想的诗作逐渐多了起来。除唐前中期对河湟实行
有效统治，唐人也较为关注此地，以及唐代诗风盛行
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唐朝科举考试把儒家经典与
诗赋作为固定的考试内容，一般儒生与政权之间的
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以诗词歌赋表达“外王”思想成
为儒生们的一种自觉意识。然而，这种自觉意识往
往受制于政治形势，并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这一方
面与大一统体制的专制统治有关，同时也与儒生们
自身的局限性关系密切。安史之乱前，唐与吐蕃以

日月山为界，形成对峙局面，唐政权并不能有效地遏
制吐蕃北上和东进的势头，从唐太宗始，就和吐蕃进
行和亲，以安边地。为配合唐前中期的边疆策略，唐
人赋诗歌颂和亲政策，如唐玄宗时代的诗人李嘉祐
就曾赋诗《送崔夷甫员外和蕃》，云：“和戎非用武，不
学李轻车。”在这首诗中，儒家的“外王”思想以极富
弹性的解释能量，把唐政权的退却与守势渲染成高
明的边疆方略，而赞扬政府“和戎非用武”的诗人也
一跃成为审慎的化身［２２］。诗人李适的《奉和送金城
公主适西蕃应制》云：“绛河从远聘，青海赴和亲。月
作临边晓，花为度陇春。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
独有琼箫去，悠悠思锦轮。”这首诗是唐中宗嫁金城
公主入藏饯别之诗［２３］，“帝策重安人”一句反映了诗
人以唐政权内在参与者的身份，试图为和亲政策提
供更为适宜的合法性依据，在诗人的笔下，和亲不是
不得已的作法，相反，是当权者的智慧与仁爱的体
现。由此可见，当儒家的“外王”思想与修辞艺术及
边疆形势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时，他们试图以一己之
修养与智慧营就更为宽广的仕途之门，以实现其政
治抱负的思想理路表现得更为明晰和具体。
当然，利用自身修养与智慧来配合皇权的需要，

以求得入仕的许可和支持外，儒生们更愿意成为勇
气的化身，而他们的“外王”思想也往往以深沉的忧
患意识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感引起人们的共鸣。
安史之乱后，河湟沦陷，唐朝经营西北边地的成果与
功业大多也随之销匿，同时，唐政权内部旷日持久的
派系斗争与内讧，使得一些儒生对收复河湟的前景
表示出莫大的担忧。前引唐诗有关边民流离失所、
无处庇护的描述，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当然，诗人
的良知在僵化的皇权体制面前往往显得微不足道，
越是试图表现良知，他们就越容易成为体制之外的
人，故而大多数儒生们更愿意顺从和配合体制的需
要，在皇权专制允许的范围内来表达和实现他们的
“外王”理想。诗人令狐楚曾赋诗《少年行》，其诗云：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
地，不拟回头望故乡。”这是一首气势宏大的诗
作［２４］，诗人借西出咸阳、收复河湟的军人形象，把儒
家“外王”思想蕴含着的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和自我
牺牲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未收天子河湟地”也暴
露了儒家“外王”思想的局限性，历代专制统治维护
的从来不是全民的福祉，而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集
团利益，有关河湟的决策也是以皇权的需要为其根
本依据的，依附于皇权体制下的儒生们，自然也深谙
其中道理，中原移民举数代之力艰苦开发的边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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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眼里不过是“天子河湟地”。
同时，儒家“外王”思想的适用边界是以中原政

权及其疆域范围为依据的，而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心
理基础则是这一思想获得共鸣与支持的基本源泉，
换言之，这一思想与大一统理念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因为大一统思想从来不缺乏民众的支持，甚至是他
们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宿源。诗人高适曾著
《九曲词》二首，其中第二首云：“万骑争歌杨柳春，千
场对舞绣骐驎；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
这首诗反映的是哥舒翰恢复九曲之地后人民的“欢
洽心情”［２５］，可见，儒家“外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
心，也与民众的需要有一定的关系。
经过漫长的地方割据与异族统治后，明清二代

稳固地据有河湟之地，表达“外王”思想的诗作也多
了起来。这一时期咏颂河湟的诗歌中，还涌现出一
批本地诗作，这些诗歌也鲜明地体现着儒家的“外
王”思想。明清二代是典型的以儒治国的时代，程朱
理学高居庙堂，统治者规导下的“外王”思想也深入
人心。在这一时期咏颂河湟的诗歌中，战守边疆，以
解纾皇权之忧的诗作甚多。明河州御史重教齐作
诗：“宦业羁情复值秋，乡关何处一登楼。山河四塞
寒烟裹，遥望晴光接陇头。”这首诗展现了诗人身居
边关，自知任重道远，“遥望晴光接陇头”暗示了诗人
立志化边疆为中土的建功立业之决心。明西宁兵备
佥事万世德《河西》（二首）：“夷骑谁驱青海头，藩篱
鼙鼓入新秋。关东老将多筹策，一战能纾天子忧。”
“五月湟中气犹冽，天骄远遁长城窟。汉家追骑到昆
仑，健儿夜啮西山雪。”前首诗以解纾“天子忧”为落
脚，把儒家的“外王”思想窄化为忠君报国，而第二首
则表现了建功立业之艰辛［２６］，为万世德所理解的
“外王”进一步作好叙事铺垫。明甘肃御史詹理作有
一首《西宁道中》，其诗云：“行从问俗方停盖，坐未移
时又束装。自愧菲樗空倚剑，升平何以答明王。”和
万世德一样，也把忠君与报国合二为一［２７］，在他们
看来，忠君即为报国，简言之，“国”即“君”。
随着统治河湟的稳固与深入，儒家“外王”思想

还与河湟本地的勇武好斗之风结合起来，透露出特
定群体的自信与霸气。如明西宁卫人李淳的《咏古
剑》云：“昆仑一片钢，磨作倚天剑。若得试一用，太
平立可验。”据说李淳尚武，曾刺“精忠报国”于背
上［２８］，可见，以忠君为本位的“外王”思想已深入人
心，它不仅掌控了大多数儒生的政治心态，也是民族
边疆地区儒生建构国家认同意识的思想源泉。
有明一代，河湟地区毕竟仍是边疆之地，民族冲

突频仍，战事不断，那些被贬至河湟的文人仍然视此
地为边关之地。《嘉靖河州志》卷三《文籍志上》载有
解缙的数首诗作，其中就有“只道河州天尽头，谁知
更有许多州”；“几年不见南来雁，真个河州天尽头。”
等诗句。明后期西宁卫人张问仁曾著诗《秋夜边城
闻警》：“羽檄尚纷纷，忧怀乍欲焚。秋笳寒泣月，戍
鼓夜翻云。急速天边火，深孤海上军。飞书问都护，
露布几时闻？”［２９］张问仁的忧患意识与他出身河湟
边地，关系密切，“急速天边火，深孤海上军”二句形
象地反映了诗人对身处边地境遇的担扰，同时也表
达了诗人渴求安定生活的愿望。在这首诗中，忧患
意识在表面上遮蔽了“外王”思想，却从一个侧面展
示出诗人关心时政、想要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明
代诗人孙昭的《入湟秋思读孟兵宪贺参武》云：“七月
乘槎晓渡河，秋声峡口两崖多。乍惊沙柳有黄色，转
见鱼梁生白波。别垒风起悲鼓角，远峰云湿暗山河。
湟中旧是屯田地，筹策诸君近若何？”［３０］面对边患，
儒生们通过强调安民屯田的重要性，来展示他们熟
知经略边疆的素养与修为，并以此作为忠君报国的
思想资源。
在明朝经略河湟的基础上，清政权对这一地区

的统治更为稳固，曾经来过河湟或任职于此地的儒
生们一方面浸润于忠君报国为本位的“外王”思想历
年已久，和明代儒生相比较，还多了一份自信与大
气。杨文乾著诗《湟中仲春大风》：“小斋独坐意凉
凉，何事春风怒欲狂。傍卷青峦去乱舞，上凌碧落日
无光。想应虎啸山林震，要但龙吟海势忙。读罢汉
高雄句后，壮怀直欲比中郎。”此人曾押运军粮到西
宁［３１］，这首诗也表达了建功立业之情怀。曾为循化
厅同知的龚景瀚也著有一首《赴循化道中》：“……出
塞方知天地阔，近关已觉语音嚣。山当绝域朝朝雪，
路绕流泉处处桥。持节惭为假司马，从今未敢薄班
超。”同样把建功立业［３２］、忠君报国当作是“外王”
的根本要务。
清代儒生们的“外王”思想还以扎根边疆、建设

河湟的豪情壮志表现出来。如林寿图的《塞下曲》：
“天遣黄河界黑山，穷边多事拓三关。玺书屡问翁孙
策，老守湟中未拟还。”这首诗反映了开拓边疆不拟
回家的豪放心情［３３］。王以中的《西宁感旧》：“雁行
昔日聚湟中，曾论屯田效汉功。事去繁华原似梦，重
来童稚半成翁。沙塞戍迥千山月，夜静楼高一笛风。
几度荒园亭上望，廿年前醉牡丹红。”王以中曾从军
湟中，此诗歌颂屯田，同时也表达诗人扎根河湟的决
心［３４］。在上述诗歌中，“外王”思想不仅以忠君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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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体现出来，同时也成为长期生活在边疆之地
的士人们营就自身生存依据的一个思想源泉。
总之，无论是作为中原文化基本特质的表现形

态，还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传统，儒学在河

湟地区的传播与影响并不仅局限于政治和教育领

域，它对这一地区的文艺也产生过深刻影响，历代咏
湟诗文的儒学化倾向即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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